
谋介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
以未成年人犯罪报道为例

李 缨

摘 要
�新 闻媒介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 的职责很多

,

最重要的一项应 当是对未成年人

犯罪的报道
。

本文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
,

从三个层面提 出了媒介在报道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方面 的责任
� 一

、

媒介在进行相关报道 时应 当严格遵守刚性的法律原则
,

确保报

道不披露犯罪的未成年人的资料 �二
、

不超越程序
、

不违反法律精神报道未成年人犯罪行

为
,

避免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三
、

总体上客观反映未成年人犯罪的真实情

形
,

不过分渲染未成年人犯罪的情节和细节
,

以免舫碍曾经触犯刑法的青少年 回归社会
。

关健词
�
新闻媒介 未成年人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报道

对于 ��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社会性工作
,

全社会都应该为此而努力
,

新闻媒介作

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其中自然也要承担自身的责任
。

从理论上说
,

媒体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中的责任有许多种类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 “

国家鼓励新闻
、

出版
、

广播
、

电影
、

电视
、

文艺等单位和作家
、

科学家
、

艺术家

及其他公民
,

创作或者提供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作品
。

出版专门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图书
、

报刊
、

音像制品等出版物
,

国家给予扶持
。 ”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针对媒介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职责作出了规范
,

其第四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

职责
,

其中第二项是
“

组织
、

协调公安
、

教育
、

文化
、

新闻出版
、

广播电影电视
、

工商
、

民政
、

司法行政

等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 � 该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也规定

�

“

广播
、

电影
、

电视
、

戏剧节目
,

不得有渲染暴力
、

色情
、

赌博
、

恐怖活动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内容
。 ”

尽管新闻媒介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职责很多
,

但真正在现实生活中
,

最重要的一项应当是对

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 �如何在这个方面履行自身的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责任
,

成为考验媒介社会责

任的一个重要尺度
。

笔者认为
,

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
,

媒介在进行未成年人犯罪的报道时
,

至少应该自觉履

行三个层面的社会职责
�
首先

,

是严格遵守刚性的法律原则
,

确保 自身的报道不会曝光触犯刑律的

未成年人的姓名
、

身份及其他资料
,

从而避免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和伤害 �其次
,

要遵守有关的法

律规范和社会规范
,

不超越程序
、

不违反法律精神报道未成年人犯罪行为
,

避免对青少年的身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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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
,

应该高度履行 自身的社会道德责任
,

从总体上客观反映未成年人犯罪 的真

实情形
,

不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群体现象进行
“

妖魔化
” ,

也不过分渲染未成年人犯罪 的情节和细

节
,

以免妨碍曾经触犯刑法的青少年回归社会
。

下面
,

笔者就这三个层面的媒介责任进行详尽的阐释
。

一
、

不得披露犯罪的未成年人的资料

应该说
,

这是新闻媒介保护未成年人的基本职责
,

也是一项国际通行的原则
,

无论国际公约
、

国

内立法
,

以及世界各国新闻界的规范等
,

都对此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

媒介在从事未成年人犯罪的报

道时
,

绝对不能违反
。

��� � 年 �� 月 �� 日
,

第科 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
,

迄今已有 ��� 多个国家

批准履行《儿童权利公约》
。

我国是《儿童权利公约》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
,

�� �� 年 � 月 �� 日
,

该

公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

在该公约中明确规定了一些原则
� �

、

十八岁以下的人是儿童
,

他们身

心发育尚未成熟
,

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照料
。

⋯⋯� �
、

对触犯刑律的儿童
,

家长
、

老师及司法机关要耐

心帮助他们重返社会
,

使他们成为遵纪守法的新人
。

我们可以设想
,

一名触犯刑法 的未成年人
,

如

果被新闻媒介公开点名
,

将对其以后的生活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

对于其重返社会形成极大的妨碍
。

我国在立法中也明确了新闻界的这一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二条

第二款规定
� “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

在判决前
,

新闻报道
、

影视节 目
、

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

年人的姓名
、

住所
、

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年成人的资料
。 ”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
� “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

新闻报道
、

影视节目
、

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

未成年人的姓名
、

住所
、

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 ”

由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制定

在后
,

按照
“

后法优于前法
”

的效力原则
,

该法确立的规则应该具有更高的效力
,

因此媒体在未成年

人犯罪的报道中
,

在任何阶段都不能披露其姓名
、

住所
、

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年成人的资料
。

此外
,

对于青少年犯罪的报道
,

绝大多数国家的新闻职业准则都有专门规定
,

一律要求不得公

布他们的真实姓名和照片
,

也不得公布能够引导人们猜测出他们的姓名
、

家庭住址
、

种族等方面的

信息
。

德国的准则要求
,

报道必须充分保护青少年
,

不要追求轰动效应 �意大利
、

瑞典
、

克罗地亚等

国家也作了相似的专门规定
。

� 《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第十二条也指出
�

尊

重和保护未成年人
、

妇女
、

老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

报道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和性侵犯的受害者

时
,

录音
、

图像应经过特殊处理
,

使之不可辨认 �不公布其真实姓名
,

不描述犯罪过程
。

不过
,

我国一些新闻单位在实践中却没有认真遵循这一基本的原则
� ���� 年 � 月

,

新华社
、

《人

民 日报》
、

中央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均报道了浙江金华第四中学 �� 岁高中生徐力因不堪忍受学习成

绩排名和家长的压力
,

竟打死母亲的事件
。

在该报道中
,

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被新闻媒介以真实姓

名公开在社会面前
,

完全失去了未成年人应有的隐私权
,

对于他今后的生活必然产生负面的影响
。

当然
,

这个案例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典型
,

在其他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报道中
,

新闻媒介很少直

接将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姓名
、

身份等信息
“

和盘托出
” ,

但却在报道中经常出现该未成年人的学

校
、

住所等相关信息
,

使人可能推测出此人 �另外
,

一些电视报道中没有把图像加以模糊处理 �或者

在打马赛克时时间
、

位置不对
,

或者只注意将犯罪的未成年人脸部模糊
,

却没有把与之有关的老师
、

父母等人的图像进行处理
,

熟悉的人还是可以推测出该未成年人
。

对于此类情形
,

由于国家法律有直接的
、

明确的规定
,

无须赘述便可推导出媒介报道不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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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二
、

不超越程序
、

不违背法律精神报道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处刑
、

审判等方面均与成年人犯罪案件有较大区别
,

主要内容有
“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

犯故意杀人
、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

强奸
、

抢

劫
、

贩卖毒品
、

放火
、

爆炸
、

投毒罪的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己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
,

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

�《刑法》第 �� 条 �
、 “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 的妇

女
,

不适用死刑
。 ”

�《刑法》第 �� 条�
、“

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

一律不公开审

理
。

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

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 ”

�《刑事诉讼法》第 ��� 条�

等
。

此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重申了《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
�

十 四周岁以上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

一律不公开审理
。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

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

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

按照新闻界人士的理解
,

对依法不公开审判的案件
,

当然不能公开报道
。

� 当然
,

由于我 国法

律规定
,

所有刑事案件的宣判一律公开进行
,

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

新闻媒介可 以报道审判

结果
,

但不能报道审判的详细过程
,

自然
,

在报道审判结果时
,

也必须遵循
“

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

姓名
、

住所
、

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

的规定
。

实际上
,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程序上
,

不仅在审理环节上由法律直接确立 了
“

媒介报道

阻断原则
” ,

而且在进入审判之前的各个阶段和环节
,

公安
、

检察
、

法院等机构均以司法解释或规定

的方式设置了
“

媒介报道阻断制度
” ,

即出台各 自的规范
,

要求各 自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侦查
、

起诉
、

审理等阶段不得披露有关信息
,

以免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
。

�� � � 年 �� 月 �� 日
,

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
,

其中第五

条规定
�
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

,

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
,

不得公开披露涉案未成年人的姓

名
、

住所和影像
。

�� �� 年 �月 �� 日
,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 ��� 次会议通过了《人民检察院办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

该规定也在第五条规定
�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

应当注

意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
。

不得公开或者传播该未成年人的姓名
、

住所
、

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

成年人的资料
。

��� � 年 �� 月 巧 日
,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 � 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

第十三条也有明确规定
� “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前

,

审判人员不

得向外界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
、

住所
、

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 �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的诉讼案卷材料
,

除依法查阅
、

摘抄
、

复制以外
,

未经本院院长批准
,

不得查询和摘录
,

并不得公开和

传播
。 ”

按照这些法律规范和相关的规定
,

新闻媒介只能在两个阶段报道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 一

是案件发生后
,

但尚未查明犯罪嫌疑人
,

由于此时的案件还没有直接牵涉到未成年人犯罪
,

因此在

没有其他法定禁止情形 �如涉及国家机密
、

涉及被害人隐私等 �的情况下
,

媒介可以加以报道 � 二是

在案件宣判后
,

媒介可以将判决书中可以公开的信息进行报道和传播
�

遗憾的是
,

当前我们不时见到媒介把处于侦查
、

起诉或审理阶段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披露出

来
,

其中不少案例竟然是警方
、

检察院或法院为媒介提供的
,

司法机关的这一行为直接助长了新闻

� 曹瑞林
、

李庆华
�
嗒浅论公开审判与新闻报道问题》

,

� 新闻战线》��� � 年第 � 期
。



界在报道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违规
。

为此
,

内地率先设立少年法庭的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少年法庭

准备向公安
、

检察院等部门发出建议
,

对刑事犯罪少年试行
“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限制公开
”

制度
。

�

除了不能超越程序报道未成年人犯罪外
,

媒介还要注意一条
,

不能在报道中出现违反法律原

则
、

精神的观点和说法
,

这里举一个典型案例
�

�� �� 年 � 月 �� 日晚
,

四川省都江堰市幸福镇西川东一街一烧烤铺前发生一起凶案
,

死者叫陈

勇
。

事情是因陈勇调戏一长发女子引起的
,

长发女子的朋友小军 �化名 �等人上前解围
,

双方发生

抓扯
,

见陈勇走向一西瓜摊想拿刀
,

小军接过了朋友递过的刀
,

向陈勇腹部刺去
· , ·

⋯经抢救
,

陈勇不

治身亡
。

年仅 �� 岁的小军被公安机关挡获
。

此案移交法院进行一审后
,

在宣判前
,

一位记者电话

联系上了陈勇的父亲
。

刚接电话
,

陈父接连问
� “
案子判没有嘛�

”

当听说择 日宣判后
,

陈父的语气

才缓和了下来
。

他说
,

自己的儿子死了又不能复生
,

让小军偿命没有任何意义
。

小军从小父母离

异
,

是母亲打零工将他带大
。 “

那天小军母亲见我时
,

双眼哭得红肿 �
”

想到小军母亲对儿子的爱
,

陈父决定给小军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

�

此处
,

媒介不仅在程序上违反了未成年人犯罪报道的原则
,

而且在信息的把关方面出现了明显

的差错
�
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

“

小军
”

作案时年仅 �� 岁
,

按照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

他不可能被判

处死刑
,

因此在客观上
—

法律事实的层面上
,

小军没有任何
“

偿命
”

的可能性 �尽管
“

不希望小军

偿命
”

的错误观点是死者陈勇的父亲说出来的
,

但记者仍有责任对此信息进行把关和过滤
,

而他却

没有这样做
,

而选择了照登
,

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

试想
,

假如该报道被
“

小军
”

看到了
,

将对其身心

产生何等不利的影响
。

还有
,

一些媒介在报道中
,

甚至混淆了
“

罪
”

与
“

非罪
”

的界限
,

把未成年人的错误或违法行为当

成犯罪行为宣传出来
� ��� � 年 � 月 �� 日

,

吉林《新文化报》发表了一篇法治报道
,

该稿件的导语中

写道
� “ � 月 巧 日

,

通过 � �� 化验
,

梨树县郭家店公安分局民警破获了一起强奸杀人案
。

令民警惊

讶的是
,

制造这起恶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冯某 � 化名 �竟是个只有 �� 岁 的初中生
。 ”

这里出现了严

重的差错
�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上

,

不满 �� 周岁的少年均属于无刑事责任年龄
,

他们的

任何行为都不会受到刑事处罚
,

因此
,

他们不涉及到犯罪 的问题
,

自然也不可能成为
“

犯罪嫌疑

人
” ,

估计是办案的警察没有认真考虑
,

将一个不是刑事案件的违法事件作为
“

犯罪案件
”

通报给了

新闻界
,

媒介也没有仔细把关
,

最终让这个在编码上存在极大偏差的信息传播出去了
。

在这个层面上
,

其实国家也有许多规范
,

要求新闻媒介在报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
,

应该遵循

程序
、

内容上的许多规定
,

但从实践来看
,

媒介超越程序
、

违反法律原则和精神报道未成年人犯罪的

情形非常严重
,

需要媒介认真总结
,

杜绝这方面的偏差
。

三
、

不得渲染未成年人犯罪

新闻媒介如果严格遵循了上面两个层面的法律规范
,

可 以确保个案层面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报道符合法律规定
,

但这还不能适应其社会职责
—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介

,

应该在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
、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报道上
,

理应充分体

现法律性和社会性
、

教育性等特点
,

披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是就案论案
,

重要 的是让大家知道案

件发生 的原因
,

少年的成长轨迹
,

从而正确总结出他们失足的原因
,

引起教育者的反思
。

同时
,

要把

犯罪未成年人的心态放到时代大背景下聚焦
,

围绕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等因素剖析案件
,

以达到

预防
、

教育的目的
。

�东方早报》��� � 年 � 月 �� 日 。

� 成都商报》��� � 年 � 月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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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媒介需要客观报道未成年人犯罪的总体状况
,

既不
“

妖魔化
”

未成年人犯罪
,

更不
“

美化
”

未成年人犯罪
,

避免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

�
、

不应夸大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性

过去一段时间
,

由于诸多的社会原因
,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确实比以前有所增长
。

但是
,

目前我们在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时
,

却存在一个误区
。

一份名为《关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刻不容缓》

的政协提案中宣称
, “

未成年人犯罪
”

在世界范围内已被列为吸毒贩毒
、

环境污染之后 的第三大公

害
。

我国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呈现出逐年增多
,

并且向低龄化
、

团伙化
、

恶性化发展的趋势
,

对社会

稳定造成了危害 �

媒体
、

学者和政府非常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的现实和暴力化
、

低龄化发展的倾向
。

很多媒

体在报道类似案件时
,

经常引用来 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一组数字
,

即我国青少年犯罪占整个

刑事犯罪比例的 �� � 左右 �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的 �� � 以上
。

全国律师协会未

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伶丽华说
, “

这是一个错误的统计方法
,

渲染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

性
,

有些人甚至把未成年人犯罪
、

吸毒
、

环境污染列为世界三大公害
,

这是对未成年人群体的一种严

重伤害
。

事实上我国不满 ��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整个刑事犯罪最高没有突破 � �
,

这涉及到对

青少年概念的理解问题
,

青少年是一个社会概念
,

而非法律概念
,

由于没有明确的指示对象从而造

成对未成年人犯罪率统计上的偏差
。 ” �

应该说
,

这些说法或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性
,

媒介把这些数据
、

意

见大量报道
,

无疑会给社会各界人士造成错觉
,

认为未成年人犯罪 已经相当严重
,

并由此对触犯刑

律的未成年人产生歧视
。

除了引用这些不确切的数据
、

观点可能对未成年人犯罪 的总体情形造成夸大外
,

新闻媒介对未

成年人犯罪个案报道的频度过高
、

数量偏多也很容易造成外界的错觉
。

从新闻报道的角度而言
,

寻

找未成年人犯罪的个案非常容易
�
我国青少年人 口基数庞大

,

虽然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极低
,

但每

年触犯刑律的未成年人绝对人数仍然较多
,

新闻媒介要发现适合报道
、

且符合法律规范的个案不

难
,

但如果媒介如果不加以控制
,

随意报道
,

仍会使外界产生
“

未成年人犯罪情况严重
、

犯罪总量很

大
”

等印象
,

其实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

�
、

绝对不能以犯罪作秀

新闻媒介在报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
,

出于警示其他人的目的
,

经常采用让少年犯
“

现身说

法
”

的形式
,

这体现了媒介的良苦用心
,

但如果运用不恰当
,

这一方式很可能成为一种作秀的方式
,

“

美化
”

犯罪
,

甚至使少年犯产生 自得的感觉
。

前不久
,

北京电视台开办了一个新栏 目《现场说法》
,

该栏目的主要内容是将正在服刑的少年

犯请人演播室
,

让他们讲述自己的犯罪故事
。

电视台提供的图像资料显示 了节 目的播放过程
�
进人

演播室后
,

一名女少年犯坐在一块不透明的幕布后面
,

与对面的主持人徐滔进行
“

面对面
”

的交流
。

在女孩讲述自己犯罪的心路历程期间
,

节 目还穿插
“

场外专家主持
” ,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心

理咨询中心主任宗春山的分析与点评
。

据徐滔介绍
,

节 目创办初衷是为了敲响少年犯罪的警钟
,

把那些犯了罪的孩子们的经历和忏悔

告诉大家
,

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

给迷惑的孩子一个清醒 的提示
,

也教给家长正确的教育方法
。

徐滔还解释说
� “
该节 目与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和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渠道

,

并

� 《北京青年报》��� � � 月 �� 日
。

� 《法制 日报》��� � 年 � 月 � 日第 �版
。



且征得了当事人的同意
。

节目中
,

除声音以外
,

所有与当事人有关的画面都进行了技术处理
。 ”�

的确
,

我们毫不怀疑电视台的初衷
,

但非常担心此举的效果
�
少年犯的世界观尚未彻底成型

,

他们

的是非判断很难像成年人那样准确
,

如果某些少年犯经常被媒介找去接受采访
、

做节 目
,

他们的内

心很难保证不发生扭曲
,

认为自己通过类似的作秀可以获得比改造更好的效果
,

甚至可能认为外界

赞同他们的某些举动
,

由此形成错误的法律观
,

不利于他们的改造
。

对此
,

我国是有深刻教训的
,

�� 年前的电影《少年犯》
,

就由一批生活中的少年犯出演了部分少

年犯角色
,

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减刑等宽大处理
,

但其中许多人并没有因此彻底悔改
,

出狱后又在短

时间内再度因触犯法律而人狱
。

如今
,

新闻媒介在采用这一举措时
,

更应该注意不要重蹈覆辙
。

�
、

不应渲染犯罪的情节或细节

这主要是考虑到作为媒介报道受众的青少年的需要
,

尤其是电视报道
,

更应该注意这一原则
。

未成年人出于好奇
,

往往会对电视中的暴力
、

色情等不 良镜头进行仿效
,

因此
,

媒介在报道时把握好
“

度
” ,

注重正面引导
,

减少负面效应显得尤为重要
。

特别是对报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
,

新闻媒介

更要力求语言朴实
,

不夸张
,

不渲染血腥场面
,

不描述作案细节
,

以免给受众里的未成年人带来恐

怖
、

失望
、

担心等消极情绪
,

甚至诱导他们以身试法
。

总而言之
,

发布犯罪的未成年人的身份会使他们备受公众注 目
,

妨碍他们改过 自新
。

此外
,

未

成年人应该有权从错误中学习
,

不应被亲友
、

社会认定为罪犯而终身蒙羞
。

另一方面
,

当前我国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不断上升
,

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

新闻媒介对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进行报道是非常必要 的
。

但是
,

作为负责任的媒介
,

在报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
,

应该能够严格

遵循法律和道德的规范
,

秉承 自身的社会职责
,

针对典型案例给未成年人以守法教育
、

自我 防范的

指导
,

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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